絕「安」者

「記得我國一時還是一位天真無邪、且肯上進的少年，如今卻....」小胖在新竹少觀所中說出了他的自白。他接著說：「我在二年級至三年級之間在外鬼混，因而結交一些同類朋友，經由他們的介紹，開始知道安非他命，進而吸食。因為『安』要錢，不如我借它來取得金錢，心中開始產生惡念，推動我去做這壞事，但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終於被逮捕了，今天才明白自己錯了。」
小胖在少觀所已待了半年多，他由吸安而販賣，已是進來三次了。在一群榮譽導師的教導下，有了以前所沒有的自覺。因此在「吸安者的自白」中，他詳細說出了吸食安非他命帶來的傷害：

「吸食後的後遺症很多，副作用也很大。後遺症是反應遲鈍、幻覺、昏昡、噁心、性器官不能勃起，副作用口渴、食慾不振、體重減輕、皮膚不好...等。」

人每天睡覺六至八小時，是調整體力的生理時鐘，但安非他命破壞了生理時鐘，同時也破壞了健康的身體。進去前骨瘦如柴的小胖，進入少觀所一個月之後，小胖之名就成了他的綽號，又是一位資深的少觀少年，房主是非他莫屬了。但是聽他說起吸安經驗，真讓人觸目驚心，他說：

「有一次，一星期都沒有睡覺，然而三、四天後會產生幻覺，五、六天後耳朵旁會有一種正常人聽不到的聲音，眼睛也會紅腫起來，身體覺得很累，當我第七天回店裡，把車停在店門口，人就在車上睡著了。整整睡了二十三個小時才醒，接著又回房間睡了好幾天。中間醒來，抽根菸、吃些東西又睡著了。」另外他說：    「吸食安非他命過量會『斷腸』，這是我們吸食者所要付出的代價。當我和女友做愛時，我的陰莖勃起一下，又萎縮了，不管如何弄，只會勃起一半就不再勃起，因為這樣，我沒有面子再見我女朋友，我只好痛苦的離開她。」
小胖如今已經轉到新竹少年監獄去了，但是他的自白卻深深印在少觀少年的心中，也一直在我的腦中揮之不去。民國七十九年五月，筆者經謝啟大法官的引薦，進入少觀所對收容少年實施團體及個別輔導工作。三年後剛好是安非他命最犯濫的時期。在其間，看過有位少年雙手雙腳被綁在擔架的四個角上，平放在地上，四肢一直在掙扎，口中不斷大聲吼叫。一問之下，主管說是吸安的關係。一星期後我問上週是誰在吼叫，看到舉手的少年和上週判若兩人。不吸了，立刻就恢復正常了。想戒確實不難。

為了深入了解少觀少年所知道的吸食安非他命的症狀，以為少年的警愓，因此我出了一個問題請少觀少年回答。我的題目是：「我所知道最嚴重的安非他命症狀。」要少觀少年寫出其身邊朋友吸安的情況，要他們寫自己也許有所保留，寫別人就真實多了，且看：

「我有一位和我同年紀的男同學，他吸食安非他命已經二年多了，他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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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臉蛋都長出一粒粒的膜包，看起來很噁心，他本來功課不錯，後來越來越不想唸書，現在他一有錢就跑去買，沒錢就去打同學向他要錢，不然就想法子偷錢。他如果剛吸完，臉色就非常恐怖，也很容易生氣，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發呆，像瘋子一樣。他的身體很瘦，本來很壯的人，就是被毒品害的。他整天只知道吸安非他命，功課不做，上課不去，他父母不理他，同學也不理他，整個人看起來就像神經病一樣，經常一個人在街上走來走去。」
這是吸安二年的結果，吸了三、四年結果如何呢？且聽少觀少年的表白：

「他起先只是身體變形，臉色變白，不久就變得有點瘋瘋癲癲的。開始會幻想有人要殺他。他吸了三、四年的安非他命，有一天他吸得過量，導致心臟麻痺死了，這是我看過最嚴重的了。」

「他吸到會說狗在跟他講話，聽音響就像有人在罵他，就把音響打壞；看電影也跟電影說話，一個人自言自語。朋友找他，就說有人要殺他，所以他總是把自己關在房裡。沒有『安』才會出來。一有『安』就把自己關在房間。後來，有一天，聽到一個消息，他騎車掉到水裡淹死了，現在想到他覺得怪可怕的。」

這兩則吸安非他命致死的消息，給我很大的震撼。生命是一切希望的根本，沒有了生命，什麼都免談了。青少年在對功課失去信心，對父母的期望失去奮鬥的意志，轉而從朋友那兒尋求依賴和滿足，最後成了安非他命的奴隸和冤魂，甚至是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意外死亡，把一個即將出人頭地的少年給糟踏了。這位少年冤魂。假使還有清醒的一天，他一定不甘心就這樣去了。一個人不願意死卻死了，不是死於外力的傷害，不是死於自身的灰色思想，也非死於十惡不赦，而是死於暫時的神智不清，安非他命對於現代青年的毒害實在是太悲慘了。

青少年應該受到保護，以避免毒害，這種保護絕不是把他們帶回溫室，帶回母親的子宮裡，做退化式的保護。有位少女小丹逃學在外遊蕩，遭受不良分子引誘吸安蹂躝之後，被父親找回來，用鐵鏈鎖在家裡，以避免逃走，能使小丹避免毒害嗎？有這種想法的父母都錯了，你的教導沒有深入青少年心中，使他誠心誠意接受，那麼，只能用恐嚇的方法、用懲罰的方式，使青少年屈服，事實很明顯，屈服者常是懂得陽奉陰違，識時務為俊傑的高桿者，正面衝突對立者才是較無心機的直率者。但是，不管那一種，明為保護，實則恐嚇的教育方式，只會更拉近青少年和安非他命的距離。

為什麼呢？為什麼我會這麼嚴厲的否定現代的管教方式呢？

因為以學業成就來衡量子女的價值的父母，只會加重親子之間的裂痕，使親子關係由溝通不良到無法溝通到不想溝通，冷漠的親子關係，已使家庭教育的成果等於零，甚至成了負數。

只約束子女行為，完全忽略子女的感受和需求的父母，只會使子女把家庭看成由安樂窩變成睡覺的地方，要錢的地方，最後，變成了「太平間」。

「太平間」三個字可不是我創造出來的，而是少觀少年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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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的家像一個漁港，每天早上各自出門，平常各自為陣，互不相干，只在有漁船出事時才會團結，才不會棄而不顧。平時感到家裡空洞淒涼，四處無人，大概是父母出外努力工作而忘了我們吧！

「我的家像一個經常戰爭的國家。我爸媽經常在晚上吵架，害我們都睡不著，有時吵得打起來，我們都很擔心，怕爸媽出事情。爸媽就經常鬧離婚。80年我進輔育院時，媽媽來看我，我問媽：『你們還有沒有經常吵架？』結果還是有，我爸在外面養女人，我媽很生氣。結果在81年間離婚了。我想，家裡應該比以前安靜多了，從此以後就沒有戰爭了。」

「我的家像一個太平間，偶爾有恐怖氣氛，大多是冷冷清清，大家對家事都漠不關心。所以我也常常不在家，寧可到外面混，也不要待在家裡，免得危機重重。

我除了讚美這三位同學的豐富創造力之外，也為這些女子感到悲哀。在子女心目中沒有溫暖的家，又如何能寄望子女循規蹈矩呢？

不是因為他們的人性邪惡，而是他們所受的正常教育比其他人少。他們可能是比較不負責任，因為他的父母太寵了，保護得太好了。他們可能行為放蕩，因為他滿心反抗，向不了解他的父母、老師的管教方式反抗。.....

這些說也說不完的理由，警告我們，今天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出了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根本否定了現代青少年學生各年齡層身心發展和所能接受的教育內涵，更否定了青少年的需求是什麼？興趣是什麼？能力如何？不甘心從學生的需求、興趣和能力來編定教材，運用教學方法，使學生喜歡他的家，喜歡他的學校，喜歡他的學習內容。空有崇高的理想卻一點都不務實際。

青少年吸食安非他命和其他毒品的氾濫是給我們的一大警訊，因為如今新竹少觀少年的收容原因，有一半是因吸安或販賣安非他命，另一半也有二分之一曾吸過安非他命，合起來，則在被收押的少年犯中有四分之三曾吸過安非他命。

絕「安」者已把其心靈袒露了，我們能不去省思嗎？(登於中國時報82年6月4日人間副刊)。

